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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、郑律成首先是革命者

郑律成首 先 是 革 命 者。在 争 取 民 族 独 立

的斗争中，在抗日战争中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，
他都是坚定的革命者。其次才是音乐家。

郑律成出生 在 朝 鲜 全 罗 南 道 光 州 的 一 个

贫困家庭里，但是满门英烈！他的父亲是一位

爱国者，１９３２年 就 病 故 了。郑 律 成 有 三 位 哥

哥、一位姐姐，都是革命者，他们都从朝鲜到中

国来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斗争，他的姐夫也是朝

鲜抗日团体的领导人，叫朴健雄。
郑律成的舅 舅 崔 兴 琮 也 是 很 有 名 的 爱 国

者，是朝鲜“三·一 运 动”① 的 热 心 参 加 者，对

郑律成的影响也很大。
郑律成一生所走的道路非常曲折，但他一

直很乐观地对 待 曲 折、艰 难，并 一 直 坚 持 音 乐

创作。
他的音乐创作有两个特点：一个是自己出

题目、构思，然 后 请 人 写 歌 词，他 的《延 安 颂》、
《八路军大合唱》、《望夫云》……都是这样产生

的。二是他自己能够唱歌，他懂声乐，所以他

作的曲调，歌唱家、群众都爱唱。

１９３３年郑 律 成 来 到 中 国，在 南 京 接 受 了

朝鲜在华革命团体办的训练班，之后“义烈团”
派他去秘密偷 听 日 本 人 的 电 话。这 是 和 国 民

党联合办 的 工 作———偷 听 到 的 日 本 人 的 机 密

消息提供给国 民 党。他 认 为 这 也 是 他 的 抗 日

光荣历史的一部分。
最了解郑律 成 这 一 段 经 历 的 人 是 杜 君 慧

（杜君慧的爱人是朝鲜革命同志金奎光），可惜

杜君慧在几个月前去世了。
偷听日本人 的 电 话 需 要 有 很 好 的 日 语 能

力，郑律成的日语好极了！有一次郭沫若和日

本夫人生的儿子在天桥剧场见到郑律成，他们

就一起讲日 语。郭 沫 若 的 儿 子 惊 讶 地 说：“你

的日本话说得真流利！”除了日语，他还能听英

语。
二、我们在延安相识

我们是１９３８年春在延安认识的。认识郑

律成的时候，我是抗大第四期女生队队长。我

们先是住在延安城内，后来搬到小贬沟。郑律

成是抗大政治 部 的 音 乐 指 导。我 是 在 重 庆 参

加革命工作的，在 重 庆 时 我 也 搞 过 歌 咏 活 动，
喜欢唱歌，后来到了延安。所以和郑律成有很

多共同的语言。他 经 常 来 我 们 抗 大 女 生 队 辅

导唱歌，我 们 就 经 常 有 接 触。每 当 抗 大 开 会

时，整个抗大好 几 千 人 一 起 唱 歌，就 由 郑 律 成

在台上指挥，这时他就更加显得英姿勃发。
这张照片就 是 郑 律 成 在 指 挥 抗 大 学 生 唱

歌，时间是１９３９年２月。左 边 站 着 的 背 影 那

是我，因为我是队长，所以站在队伍边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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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３９年２月郑律成在女生一队指挥唱歌，

左２为队长丁雪松。

他的声音特别宏亮，但是他唱中国歌曲时

咬字不太清楚。他爱唱外文歌———意大利文、
英文的歌，他都唱。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

自己谱写的《延安颂》，他经常在各种场合弹着

曼陀铃演唱这首歌曲。《延 安 颂》这 首 颂 歌 把

我们革命青年对延安、对革命的热情充分地表

达出来了。
他那宏亮 的 抒 情 男 高 音 太 有 魅 力 了！可

惜那个时候没 有 条 件 留 下 录 音 或 唱 片。他 去

世之后，我从他 的 遗 物 中 找 到 一 盘 录 音 带，是

他演唱的一首 韩 文 歌 曲，情 绪 非 常 的 悲 凉，内

容是歌唱家乡和童年的。声音也非常的动人。
抗大政治部在延安南门外的山上，郑律成

和欧阳山尊等人住在一起，那里离小贬沟不太

远。当时毛主席 和 中 央 领 导 经 常 和 大 家 一 起

参加文艺晚会，有一次郑律成就坐在毛主席的

附近。毛主席 还 问 他：“你 是 韩 国 人 吗？”可 见

毛主席是知道郑律成这个人的。
大约是１９３８年 的 秋 天，他 开 始 向 我 表 白

他的心情，他叫我“小 鬼 女 军 官”，主 动 借 给 我

《茶花女》等文艺书籍，我们一起交流读书的心

得。他说我的声音不错，属于女中音，他要教

我唱歌。除了教我唱许多革命歌曲之外，还教

我唱朝鲜民歌，后来我也 能 够 用 朝 鲜 语 唱《阿

里郎》等民歌。

②　克利洛娃（Ｍ．Ｋｒｉｌｏｖａ，１８９３－１９３７年），原为苏联莫斯科大剧院演员，１９２７年到上海，曾参加当地的俄国歌剧团演出，也在音

乐会上演唱，并开设了“克利洛娃声乐馆”，招收声乐学生，教学成绩非常突出，因而曾被上海国立音专聘为代课教员，周小燕、蔡绍序、

唐荣枚、洪达琦等都曾受教于她的门下。

他告诉了我他的家庭的情况，讲他离开朝

鲜到中国南京 参 加 革 命 工 作 的 经 过 等 等。他

告诉我，他在南 京 从 事 抗 日 秘 密 活 动 的 时 候，
还不断到 上 海 随 俄 籍 教 授 克 利 洛 娃② 学 习 唱

歌。克利洛娃教授非常欣赏郑律成的声音，愿
意免费给他上课。

我是１９３７年 在 重 庆 入 党 之 后 到 延 安 的。
郑律成于１９３９年１月在延安抗大加入了中国

共产党。他入党时很高兴。这样，我们的心就

靠得更近了。

１９３９年抗 大 总 校 到 前 方 去 了，我 从 抗 大

调到女子 大 学。抗 大、女 大，只 隔 一 条 河。我

们还能经常见面，一起在延河边散步、谈心。
这段时间是郑律成心情最舒畅的时候，也

是他的 音 乐 创 作 最 活 跃 的 时 候。除 了《延 安

颂》之外，还谱写了《延水谣》、《肉弹勇士》、《寄

语阿郎》、《新山歌》、《生产谣》等歌曲。
三、苦恼和忧郁

但是好景不长，我们的恋爱中间经历过很

大的曲折和 苦 恼。大 约 是１９３９年 夏 天，他 痛

苦地告诉我：他 在 政 治 上 受 到 了 怀 疑，被 停 止

参加党的活动了，甚至还要停止他的党籍！只

是由于他写了《延安 颂》，有 影 响 了，才 勉 强 保

留了党籍，组织上只能个别单线联系。
他是在窑洞中跟我说这个事情的，说的时

候垂头丧气。以后我们见面就困难了，谈话内

容也都受到限制，很多事情都不能说了。
原来，他是被怀疑为“日本特务”了。原因

是：大 概 是１９３９年 下 半 年，康 生 从 莫 斯 科 回

来，这时苏联搞“肃反”扩 大 化，把 苏 联 自 己 的

将军都 整 死 了。据 说：在 苏 联 的 朝 鲜 人 中 的

“老布尔什维克”都 有 问 题。苏 联 整 了 在 西 伯

利亚从事革命 工 作 的 朝 鲜 革 命 者。这 个 消 息

传到延 安，就 影 响 到 了 中 国。苏 联 到 处 抓 特

务，我们也跟着到处抓特务。朝鲜当时是日本

的殖民地，苏联怀疑在苏联参加革命的朝鲜人

都是日本特务。我 们 也 同 样 怀 疑 来 中 国 参 加

革命的朝鲜青年。所以，在延安的朝鲜人、台

湾人都被认为 是 不 可 靠 的，凡 已 经 入 了 党 的，
通通停止 活 动，没 有 入 党 的，一 律 不 再 发 展。
郑律成还算是好的，还保留了他的党籍。

我非常痛苦，像郑律成这样热情参加中国

革命的青年，又创作了这么好歌子的青年，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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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会是特务？！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特务？绝对

不可能。
我怎么也觉 得 他 不 像 特 务，他 能 写 出《延

安颂》，我们都 唱 过，不 用 教 也 传 唱，一 个 特 务

能写出这 样 东 西 吗？真 是 不 可 理 解。天 下 有

这样歌颂革命的特务？

此事对我的压力当然很大。但是，对他还

仅仅是怀疑，不是定性。只是怀疑，就有可能

弄清楚。我决心等待。
当时，党组 织 负 责 同 志 曾 反 复 找 我 谈 话：

“你是女同志中我们要 重 点 培 养 的，你 的 能 力

很强。为什么要和 一 个‘特 嫌’好 呢？这 可 会

葬送你自己的光明前途的。”
领导一而再 地 来 找 我 谈 话：“你 这 么 好 的

条件，和朝鲜人谈恋爱，可惜了！朝鲜人的政

治历史复杂，而且无法调查清楚。”他们都不说

郑律成到底有什么问题。
我在极度的 痛 苦、矛 盾 中，就 去 找 武 亭 商

量。武亭也是从朝鲜来中国参加革命的同志，
是经历过长征的唯一一个朝鲜人，又是郑律成

的好朋友，当时任八路军炮兵团团长。武亭听

我讲了之后给我打保票 说：“郑 律 成 一 家 我 都

了解，他哥哥是 牺 牲 在 中 国 的，我 和 他 哥 哥 都

认识，他绝对不会是特务。”
武亭想拉我们两人在一起照相，可是我的

思想负担还是没有完全解除，所以没有同意照

相。这样，在延安竟然没有留下一张我们两人

合影的照片。前面说的那张１９３９年初郑律成

指挥唱歌的照片，我是一个完全的背影。
郑律成虽然在政治上受到怀疑，但是他一

如既往地热情为革命创 作，他 的《八 路 军 大 合

唱》，就是在已经停止了他党的活动的情况下，
在怀疑他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。

１９３９年８月，鲁艺搬到了延安的桥儿沟。
到１９３９年底，郑律成又离开抗大，调到鲁艺任

声乐教员，一直教到１９４２年８月他离开延安。
当时鲁艺的声 乐 教 员 有 杜 矢 甲、李 丽 莲、唐 荣

玫、潘奇，加上郑律成，一共五个声乐教员。
在强大的压 力 下，我 们 只 能 暂 时 分 开 了。

１９４０年我担任陕甘宁边区绥德米脂选举工作

团的副团长，去 绥 德 搞 选 举，有 一 年 多 没 有 见

面。但是又断不了，因为我实在割舍不下这样

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音乐家。
一年多之后我从绥德回到延安，看到我的

同学们都已经结婚了。我是共产党员，我必须

服从组织的决定，包括我的婚姻问题在内。于

是我就去找了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陈云。他正

在睡午觉，起来与我谈话。我问他：“审查了这

几年，郑律成到底是不是特务？”他说：“我们没

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他是特务。但是，也没有

任何材料可以证明他不是特务。”我问他：“我们

要结婚，行不行？”他回答说：“结婚是你们自己

的事，你们自己拿主意。组织上不予干涉。”
我马上跑到郑律成那里，说：“我们结婚！”
四、我们的婚礼

１９４１年 年 底，正 是 冬 天，我 们 终 于 结 婚

了。
我们的婚礼是在桥儿沟的“鲁艺”进行的，

因为当时郑律成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。周扬

是我们的证婚人，武亭、罗瑞卿都来参加了，陈

伯达送来了题字：“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”。
结婚之前，郑 律 成 上 山 打 猎，打 来 了 两 只

黄羊。他的枪法特别准，两粒子弹就能打两只

黄羊，弹无虚发，这在鲁艺是出了名的。他用

一只黄羊和房东换来了粘米和红枣，事先蒸好

了粘糕。另 一 只 黄 羊 烤 成 羊 肉 串。所 以 我 们

的婚礼上有黄 羊 肉 和 粘 糕。在 延 安 当 时 的 条

件下，这就算很不容易了。

１９４２年５月的“延安文艺座谈会”他参加

了。讨论时他还发言了。
延安有一次 讨 论 音 乐 的 土、洋 问 题，有 人

反对唱洋歌，郑 律 成 反 对 这 种 意 见，他 说：“洋

歌为什么 要 反 对？好 的 洋 歌 还 要 多 唱。”他 自

己的确喜欢唱 洋 歌。他 的 意 见 常 常 和 别 人 不

一样。
结婚之前他 就 患 有 肺 结 核，婚 后 几 个 月，

他的肺 病 更 严 重 了，吐 血。医 生 说 他 没 希 望

了，肺结核在那时是不治之症。同时，对他的

政治怀疑也 还 没 有 解 除。这 时 他 说：“我 死 也

要死到前方去，要死在抗日战场上。”武亭出来

给郑律成做保证，才放他离开延安去了前方。
于是，在１９４２年的８月，他就跟武亭到了

晋东南的太行山区，担任“华 北 朝 鲜 革 命 军 政

学校”的教 育 长，在 前 方 参 加 了 多 次 战 斗。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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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瓦解敌军，他 还 化 妆 成 老 百 姓，深 入 到 敌 后

去作对敌宣传工作。一去有一年半毫无音信，
不知死活。

这张照片是郑律成化装成农民的样子，在
太行山参加抗日斗争。

郑律成化妆成农民。

从１９４２年８月到１９４４年３月，郑律成在

抗 日 前 线 亲 自 经 历 了 复 杂 艰 苦 的 战 斗 生 活。
他们是在山西 辽 县 麻 田 镇 附 近。郑 律 成 是 朝

鲜义勇队的负 责 人 之 一，和 八 路 军 并 肩 战 斗。
唐平涛同志、柯 岗 同 志 都 和 他 在 一 起，非 常 熟

悉，他们住在一起，还一起去清漳河抓过鱼呢。

由于郑 律 成 亲 自 做 过 瓦 解 敌 军（指 日 伪

军）的工作，对这方面有很多切身的体会，所以

他后来（解放以后）一直想用这 个 题 材 写 一 部

歌剧。但是一直未能写成。

③　“红旗党”是“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组织”的简称。在延安整风运动中，“红旗党”是“特务”的代名词。

这时我去搞边区参政会，后来做边区政府

副主席李 鼎 铭 的 秘 书。当 时 我 正 怀 着 孕。冬

天延安下雪，我不小心滑了一下，１９４３年４月

１８日，孩子 怀 了 八 个 月 就 早 产 了。结 果 这 孩

子先天不足，后天失调。我又没奶，没有办法，
我就到新市场去 卖掉了郑 律 成 从 国 统 区 带 进

延安的一把小提琴，买回了一只母羊和一只小

羊，养羊挤奶，喂孩子吃。小孩在六个月时患

了百日咳，孩子瘦得皮包骨头。为了纪念这把

小提琴，所以给孩子起名叫“小提”。生活上我

确实很不 懂，结 果 弄 得 手 忙 脚 乱，狼 狈 不 堪。
有一次，不小心 羊 还 跑 了，参 议 会 的 人 晚 上 都

帮我上山去找羊！

五、“我们都被怀疑是特务”
更加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：后来在整风和

“抢救失足者”运动 的 高 潮 中，我 也 挨 整 了，他

们说“四 川 地 下 党”是“红 旗 党”③。我 们 从 四

川来延安的革命青年，都 成 了“国 民 党 特 务”，
被集中在 一 起，接 受 审 查。２０个 人 住 一 个 窑

洞，我还带着刚 刚 半 岁 的 小 提，大 家 一 起 发 扬

阶级友爱精神，都很关心、照顾小提。
郑律成在去了太行山前线之后，“鲁艺”在

“抢救失足者”运 动 中 还 在大会 上 公 开 宣 布 他

是“特务”！
当时鲁艺的“抢救运动”搞得非常过火，把

许多好同志，如向隅、杜矢甲、李丽莲、程云、刘
炽等等都打 成 了“特 务”，时 乐 濛 几 乎 被 打 成

“反革命”。
到１９４４年初，又要我出来工作，当安塞调

查组的组长，宣传、实行“耕三余一”的政策，就
是号召农民努力生产，多打粮食，耕种三年，要
有一年 的 余 粮。这 时 还 没 给 我 做 政 治 结 论。
我的生活能力差，带着小提实在没法工作。于

是我就想将小提送给老乡或者请人代我看管。
正在我实 在 没 有 办 法 的 时 候，１９４４年 初

春，郑律成突然从前方回到延安来了。他在前

方一年半，回来时，小提快一岁了，他还从来没

有看到过女儿。
这次郑 律 成 是 随“华 北 朝 鲜 革 命 军 政 学

校”的许多朝 鲜 同 志 一 起 撤 回 延 安 的，武 亭 就

是这个学校的 校 长。党 中 央 让 他 们 在 延 安 的

罗家坪继续办学，培养革命力量。郑律成的身

体也好了，他身着军装，挎着手枪，非常神气。
我就把女 儿 小 提 交 给 了 他。他 的 生 活 能

力比我强得多。那时他还有一个勤务员，养了

两只母羊，挤羊奶给小提吃。家门口还种了许

多西红柿、西瓜和各种蔬菜。他管孩子不像我

那么费劲。
我又回到安塞去搞调查。过了不久，我接

到郑律成的信，说是小提生病了，连续发高烧，
都快活不成了，把我叫回来再看看孩子。阴历

八月十 五 前 后，夜 里 月 亮 很 圆。我 骑 马 飞 奔

１１０里，从安 塞 赶 回 来，看 到 小 提 真 的 是 奄 奄

一息了。郑律成自己给小提打退烧针，针和药

都是他从前方 带 回 来 的。小 提 的 烧 还 真 的 退

了，他把女儿又给救活了。

８

天津音乐学院学报（天籁）２０１２年第２期



　　延安开展“抢救运动”的时候，因为郑律成

正在前方，他完全不知道延安的情况。回到延

安之后，他听说自己在鲁艺的大会上曾被公开

宣布“郑律成是特务”的事情，找到当时的领导

说：“你说我是特务，你拿出证明来！”这位领导

说：“你不是特务，你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严重

点。”郑律成说：“我既然不是特务，你得把我档

案中的关于特 务 的 材 料 给 我 抽 出 来！”这 位 领

导说：“这得等上级统一安排。”
六、“我们一起去朝鲜”

１９４４年我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研究室任研

究员，郑律成还在罗家坪 的“华 北 朝 鲜 革 命 军

政学校”工作，他还负责带孩子。

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抗战胜利后，党中央批

准我和郑律成一起去朝鲜。
去朝鲜之前，我去找李维汉给我写政治结

论，他去找周扬 写 政 治 结 论，给 我 们 两 人 做 的

政治结论都很好。
组织上分给我们一匹马，我们自己买了一

头毛驴。这 时 小 提 刚 两 岁。郑 律 成 准 备 了 两

个木头箱子，放 在 驴 背 上，一 边 箱 子 里 装 着 小

提，另一边 装 着 她 的 生 活 必 用 品———挂 面、尿

盆之类。

女儿小提俩岁跟随父母行军。

旁边的木箱就是她的“马背摇篮”。

④　金一（１９１０－１９８４），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重 要 领 导 人 之 一。１９４９年 任 朝 鲜 劳 动 党 中 央 委 员、朝 鲜 人 民 军

政治部主任。

　　９月 我 和 郑 律 成 与 许 多 朝 鲜 同 志 一 起 离

开延安上路。我骑着马，郑律成当马夫，牵着

马拉着驴。我们结婚四年多了，这才一路有机

会总在一起。我们步行过张家口、沈阳……一

路的艰 辛 就 别 提 了。过 了 安 东，一 直 走 回 朝

鲜。到达平壤的时间是１９４５年底。
在回朝鲜的路上，我就听他一直在哼《“三

·一”进行曲》的旋 律，回 到 朝 鲜 之 后，这 首 歌

曲就创作完成了。
这四个来 月 的 旅 程 历 尽 艰 辛。我 记 得 在

路上小提还长了个子，因为在延安给她准备的

木箱子她躺不 下 了，脚 伸 不 直，于 是 只 好 在 半

道上给她换了一个大一点的木箱子。
七、“我曾参加了朝鲜劳动党”
我们到朝 鲜 后，１９４６年 安 排 他 在 黄 海 道

党委任宣传部长。由于我不懂朝鲜语，只能帮

他搞点宣传材料。我加入了朝鲜劳动党，还当

过金日成的代 表 到 东 北 去 谈 判 商 业 事 务。我

来来去去都住在金日成的家里，与他原来的夫

人很熟悉。当时 朝 鲜 就 像 是 东 北 解 放 区 的 后

方，陈云的家属都长期住在平壤。我还担任过

朝鲜劳动党中 央 侨务 委 员 会 秘 书 长 和 朝 鲜 华

侨联合会总会委员长。
后来，１９４７年的春天，郑律成被调到平壤

任朝鲜人民军俱乐部部长，组织朝鲜人民军协

奏团，他兼任团长。乐器是我拿着介绍信到旅

顺去买来的。郑律成用的钢琴，是东北在朝鲜

的商务代表处送的。
不久后又让我代表中国共产党，担任了中

国新华社驻平壤分社社长。这样一来，牵涉到

两个党的关系了，影响到郑律成在朝鲜的工作

了，他在那里就 不 能 做 重 要 的、机 密 性 的 工 作

了。金一④找他谈话，说：“你不能在军事机密

部门工作了。”于 是 调 他 到 音 乐 大 学 当 作 曲 部

长。
这张照片是我们一家三人１９４８年在平壤

家的院子里的合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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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４８年在朝鲜平壤家院子里。

他在朝鲜时创作了《朝鲜人民军进行曲》，
这是朝鲜人民军的军歌。所以，中、朝两国的

军歌都是郑律 成 一 个 人 创 作 的。他 还 谱 写 了

《东海渔夫》和《图们江》等 大 合 唱 作 品。在 朝

鲜时还谱写了《平壤之春》。

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开始后，朝方

表现非常乐观，他们计划“一个月打到汉城；三
个月打到釜山，半年解决全国。”中国驻朝鲜大

使馆建立后，中国方面要我去当外交官。我当

时身体不好，晚 上 摸 黑 发 新 闻 稿，白 天 上 山 睡

觉，因为要躲轰炸。因此我睡不好觉。我给周

总理写信，要求 回 国，并 希 望 和 郑 律 成 一 起 回

中国。很快就被同意了，９月我先奉命调回到

北京，住进了 医 院。而 郑 律 成 他 想 要“打 完 仗

再回中国。”他被放在平壤的郊区，这样一来没

有人管他了。后 来 是 中 国 大 使 馆 参 赞 柴 成 文

同志拿了周总理的信去与金日成交涉，金日成

一口答应说：“中国给我们培养了那么多干部，
郑律成要去中国，可以。”周总理的信郑律成看

到了，信很短，是 与 金 日 成 商 调 郑 律 成 回 中 国

的意思。美军 在 仁 川 登 陆 后，朝 鲜 一 片 混 乱，
中国驻朝使馆派 吉普车接 郑 律 成 和 他 母 亲 回

到了中国。

⑤　放平（１９２０－２００８年），歌词作家，原名许文，湖南永兴人。曾任职于 中 央 乐 团 创 作 组。与 郑 律 成 合 作 的 作 品 有 大 合 唱《江 上

的歌声》和《秋收起义》等。

回国之后，郑 律 成 告 诉 我：他 在 朝 鲜 时 已

经缝好了一个干粮袋，还带了盐、火柴等，准备

背着妈妈一起走。他的妈妈当时已经７０多岁

了，来中国后，一直活到９０多岁去世的。

八、在建国初期

郑律成来中国后，转为中国籍和中国共产

党党籍。同年年底，又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创

作组去朝鲜前线体验生活，创作歌曲。他在朝

鲜又创作了《中国人民志愿军 进 行 曲》、《亲 爱

的军队亲爱的人》等歌曲。
回国之初，他 先 后 在 人 民 艺 术 剧 院、中 央

歌舞团等单位工作。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５２年，参加

柏林世界青年联欢节，联欢节之后又在东欧数

国巡回演出，前后将近有一年时间。参加联欢

节出国期间，国 家 发 给 他 的 所 有 外 汇，除 买 了

一个照相机之外，其余的钱全都用来买票观摩

欧洲的古典歌 剧 了。可 见 他 对 外 国 歌 剧 艺 术

的喜爱。

１９５２年 下 半 年，周 巍 峙 交 给 郑 律 成、放

平⑤一个创作任务，要他们两人一起到四川川

江、嘉陵江 一 带 体 验 生 活。他 们 在 那 里 学 习、
收集了 大 量 的 船 工 号 子。放 平 同 志 告 诉 我：
“我们在岷江的时候，正值过年，我们住在一个

客栈里，这个客栈还住了二、三十位船工。郑

律成买了花生、瓜子、酒，与船工们联欢，请他

们唱船工号子。郑律成带头先唱，于是船工们

就争着唱，唱了整整一个通宵。后来，我们从

宜 宾 坐 一 位 歌 手 的 船 到 重 庆，船 走 了 八 天 八

夜，我们听他们唱了八天船工歌。”通过这次生

活，他创作了大合唱《江上的歌声》。

１９５３－５４年，郑 律 成 担 任 音 协 创 作 组 组

长，带领一个创作小组到东北兴安岭地区半年

多时间。他去农村后写了组歌《幸福的农庄》。
郑律成经常背着猎枪到山里去打猎，一直打到

晚上１１点才回住地，身上挂满了灰鼠。一 进

门就告诉别人：“我 有 了 一 个 好 旋 律！”马 上 记

下来，这就是后来的《兴安岭上雪花飘》。他一

边打猎，一边在寻找旋律呢。

１９５４年他又随音协创作组到舟山群岛体

验生活，在那里 认 识 了 李 志 明，李 志 明 是 东 海

舰队政委，又能 写 诗，他 们 两 人 合 作 创 作 了 歌

曲《强大的舰队在海 上 行 进》。他 们 先 商 量 好

了构思，然后就根据共同的构思各写各的，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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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成写旋律，李志明写歌词。等写完了，往一

块一合，旋律和歌词竟不谋而合！郑律成自己

写 过 文 章 谈 这 次 合 作，他 对 这 次 创 作 非 常 满

意。他说“写《强 大 的 舰 队 在 海 上 行 进》时，我

正在海军体验 生 活，我 很 长 时 间 一 直 在 想：这

首歌应该用什 么 节 奏，有 一 天 我 坐 在 军 舰 上，
看着军舰行进，突然间想起了这种节奏。”

１９５４年，言慧珠演京剧《春香》，请他搞音

乐和指导，他参 加 了 这 部 京 剧 的 音 乐 工 作，这

在他的笔记本上有记录。
郑律成回到中国之后，和音协的领导总搞

不好关 系。长 期 以 来，他 连 音 协 理 事 都 不 是。
还经常听到批判他的声音：说他要篡夺音协主

席吕骥的职位。他感到冤枉，说“我要想当官来

中国干什么？！我到中国来就是想搞搞创作。”
回国不久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：在第二次

全国文代会上，丁 玲 上 台 发 言 说：我 们 作 协 在

编作家有３００人，每年要让一半的人（１５０人）
下去熟悉生活，收集素材，另１５０人写作，坚持

多出一些作品。吕骥接着上去发言说：我们音

乐界人太少，不像作协那样人才雄厚。我们才

几个人。郑 律 成 和 刘 炽 同 志 听 了，觉 得 不 对

呀！音乐界 怎 么 才 几 个 人？他 们 有 不 同 的 意

见，决定找吕骥谈话。他们一共去了四位作曲

家，到南小街吕 骥 的 家 里 和 他 谈，意 思 主 要 是

说：咱们音乐界 的 人 才 也 不 少 呀，怎 么 才 几 个

人，我们替你算 一 算，北 京 就 有 多 少 多 少 音 乐

家。他们总的意图是要吕骥把眼界放宽一点，
不要只看到几个人。这次谈话他们谈嘣了，吕
骥说：你们是宗派主义。他们也生气地说：“你

才是真正的宗派主义！”这之后，郑律成、刘炽

和吕骥的关系就更僵了。
陈毅领导文艺的时候，思想比较活跃。这时

郑律成建议搞一个“作曲家协会”，请吕骥来领

导。他的这个建议，竟被说成他要“分裂音协”。
批判会、斗争会开了多少次，前后有八个月。要

他承认“分裂音协”的错误。他拒不承认。

１９５５年中央歌舞团分成两个团———一个

中央乐团，一个 中 央 歌 舞 团，郑 律 成 调 到 了 中

央乐团搞创作。
他希望中央乐团要有自己的风格，要唱中

国歌，演奏中国作品。

１９５６年去湖南深入生活，到韶山时，接待

人员不相信他们是从北京来的，把介绍信颠过

来倒过去地 看，盘 问 了 半 天。还 问“你 们 是 坐

什么车来的？”郑 律 成 回 答 说：“是 坐 公 共 汽 车

来的”，这就更不相信了。最后，勉强同意他们

住了一夜，安排 在 最 差 的 地 方，原 来 房 间 里 摆

着的脸盆也收去了。
离开长沙后到了桂林、阳朔，写了《美丽的

漓江》、《鸬鹚》（这首 儿童 歌 曲 是 先 写 的 曲，后

由放平填的 词）。然 后 到 了 昆 明，在 昆 明 与 徐

嘉瑞同志见了面（时间是１９５６年底到１９５７年

初），他们一起构思了歌剧《望夫云》。

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时，郑律成在昆明，因此

躲过了“反右派运动”这一劫。
到１９５８年，郑律成开始集中精力谱写毛主

席诗词歌曲了。他说：“写什么也不合适，现在

只有毛主席诗词可搞了。”为了谱写好毛主席诗

词，１９５８年他还到云南、贵 州 红 军 长 征 走 过 的

路上走了走。除此之外，解放军、革命历史题材

他也没放下，他计划写秋收起义、井冈山、遵义、
延安、北京，想写几部大合唱。前三部歌词已经

有了。解放军海陆空军他都有代表作。

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，郑 律 成 参 加“文 艺 界 赴 福

建前线慰问演出团”，在福建前线创作了《空军

战歌》、《闽江颂》等 作 品。一 起 去 的 有 许 多 作

曲家、歌唱家和演奏家。这张照片是他在福建

为群众演唱：

郑律成在福建为群众演唱

他特别想写歌剧、器乐曲和大合唱，他说：
“光搞 群 众 歌 曲 不 够，我 想 搞 器 乐 曲 和 大 合

唱。”因为大合唱中有交响乐的成分，所以他一

直在构思写大合唱。他认为中国歌剧都是“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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剧加唱”的形式，虽然也受到群众的欢迎，但只

是一种形式，还应该有其他的形式。他认为中

国 应 该 有 真 正 西 洋 形 式 的、从 头 唱 到 底 的 歌

剧。有人反 对，他 也 不 管。他 谱 写 歌 剧《望 夫

云》，就要求 从 头 唱 到 底。他 不 管 任 何 人 的 议

论，他说：“这是歌剧的新的形式。”我找出了他

的一个硬皮笔记本，上面记载着：１９５７年３月

开始写歌 剧《望 夫 云》，９月 写《望 夫 云》的 第

二、第三幕。由于有人反对，这部歌剧完成之

后在当时没有 能 够 上 演。后 来 得 到 陈 毅 同 志

的关心，才在１９６２年得到公演。
九、１９５９年被打成“严重右倾、反党”
躲过初 一 躲 不 过 十 五。１９５７年 的“反 右

派运动”算是躲过去了，但是１９５９年的反右倾

却没能躲过。
他这个人是挺有独立思考精神的，在这方

面他比我更有头脑。
例如，他 曾 说 过：从 抗 日 战 争 到１９５６年，

他对毛主席崇 拜 得 五 体 投 地。他 认 为 朝 鲜 革

命应该学毛主席的路 线。他 对“三 面 红 旗”有

看法。因为他经常在下面体验生活，每年总有

一半以上的时间在下头跑，所以他对农村的情

况很了解。他说：“大跃进是瞎吹牛皮，大炼钢

铁把人家的锅碗瓢盆都打了，炼出来的是一堆

废铁。”他还说：“大 炼 钢 铁 时 把 长 了 几 十 年 的

树全砍了，这样搞法不行。”他认为：“吃饭不要

钱，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。”他说：“毛主席领导

革命有热情，但是没有科学性。”他的这些意见

比我尖锐，虽然我也有看法。我有一次从柬埔

寨访问回来，路 过 广 西，我 在 柳 州 看 到 那 里 的

人把樟树都砍了，用它来炼钢。

⑥　武亭在回到朝鲜之后，担任朝鲜人民军的高级将领。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，因为平壤失守而被罢免，之后，其他“延安派”也相继被贬

和被捕。

他对金日成的政策也有不满，所以他同意

离开朝鲜来中国。他和别人说过：朝鲜音乐界

派别比较严重，当地派和苏联派联合起来，挤兑

延安派。所 以 他 在 朝 鲜 的 处 境 也 很 困 难。另

外，武亭⑥ 是 他 的 好 朋 友，朴 建 雄 是 他 的 亲 姐

夫，他们两人回到朝鲜之后，都因为是“亲华派”
而被清除掉了。郑律成对此是非常有意见的。

郑律成还表 示 过：“我 们 办 高 级 社 时 的 形

势多好。一办 人 民 公 社 就 坏 了。”他 对 我 们 党

内生活也有意见，认为没有形成“又有集中、又
有民主、又有纪律、又有自由、又有统一意志、
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政治局面。”他说：
“说得挺好听 的，没 有 实 行 呀！”他 还 为 彭 德 怀

鸣冤，他认为彭 德 怀 不 是 搞 阴 谋，他 对 毛 主 席

提意见，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。
他不会隐瞒 自 己 的 观 点，上 面 这 些 言 论，

都在公开场合讲过。
这就难逃“反 右 倾 机 会 主 义 运 动”的 恶 运

了，这次郑律成被打成“严重右倾、反党”，除了

上面提到的对“吃饭不要钱”，对“大炼钢铁”不

满等根据之外，还有他对中央乐团党委选举表

示过不满；还有说他“要 另 立 音 协”；以 及 所 谓

的“北辛堡别墅”等原因。
中央乐团给郑律成的结论是：“严重右倾、

反党”。甚至有人要他“自动退党”。让他签字

同意时，他拒绝签字，并拒绝下农村劳改，他提

出的要求是去湖南深入生活，创作“秋收起义”
题材的大合唱。到１９６２年，中央乐团领导代表

组织就此事向郑律成道了歉，给予甄别平反。
上面批判郑 律 成 是 右 倾 机 会 主 义 的 所 有

理由都无须解释，唯独批 判 他 有“资 产 阶 级 生

活方式”的所谓“北辛堡别墅”要 说 几 句：北 辛

堡 在 河 北 省 怀 来 县 的 山 区，是 一 个 小 小 的 山

村，离官厅水库不远。由于郑律成平时喜爱打

猎、捕鱼，喜欢交农民朋友，他就自己出钱，在

那里盖了两间简易的平房，平时可以到那里去

接触农民生活，也 可 以 到 安 静 的 农 村 去 创 作。
这是根据党要求艺术家下乡“安 家 落 户”的 指

示而做出的具 体 行 动。这 儿 成 了 他 的 一 个 生

活据点，村里的社员都是他的农村朋友。但是

却被错误地批判成了“北辛堡别墅”。
郑律成虽然又一次在政治上遭到了打击，

但是他没有消沉，他还要坚持搞音乐创作。他

心里坦荡，很清楚。他说：“事情会过去的。”他

以坚强的毅力，坚 不 可 摧 的 信 念，继 续 他 的 音

乐创作。

１９６０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郑律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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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和放平一起 到 湖 南 去 体 验 生 活。他 们 在 浏

阳县过浏阳河，那时胡耀邦同志是团中央书记

兼湘潭地 委 书 记，陪 了 他 们 一 天。在 湖 南 时，
郑律成还在说：“如果我 们 的 农 村 在 高 级 社 多

停留一段时间，中国就会发展很快。”这次下去

生活，他带回了大合唱《秋收起义》，是为１９６１
年建党 四 十 周 年 而 写 的。当 时 他 的“严 重 右

倾、反党”的政治问题还没有甄别平反。
六十年代郑律成对创作歌剧充满了热情。

他还有个特 点———他 写 歌 剧，连 剧 本 构 思、创

作他都 要 亲 自 参 与。１９６３年 春，他 想 写 一 个

反映“三 大 革 命 运 动”⑦ 的 歌 剧。他 说 过：“不

搞生产不 行。只 搞 阶 级 斗 争，不 搞 生 产 建 设，
怎么得了？没有科学生产，社会怎么能发展？”
他找到了江苏省的白得易同志，一起商量创作

歌剧剧本，为此 他 们 一 起 到 南 通 去 了 几 次，还

到江南去采集 民 间 音 乐。他 又 把 白 得 易 同 志

请到我家 住（当 时 我 们 住 在 西 便 门 国 务 院 宿

舍），他们还一起到北辛堡去写作，搞了好长时

间。郑律成都开始写音乐了。这就是歌剧《太

湖之歌》（又名《雪兰》），是一部五幕歌剧，内容

是写１９６２年的事情：高中学生下乡，到太湖边

上安家，发展、建设家乡，试种双季稻，搞多种

经营，引进外国什么良种，非常艰苦。老农支

持她，中间有阶级斗争，有个坏分子破坏，最后

取得了胜利。《太湖之 歌》的 剧 本 现 在 还 留 着

呢。前四幕的音乐主旋律都已经写出来了。

⑦　“三大革命运动”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的革命口号，指社会的生产斗争、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。

⑧　金帆（１９１６—２００６），歌词作家、诗人。广东兴宁人。曾创作歌词《祖国大合唱》、《春天大合唱》、《淮河大合唱》（均马思聪曲）、

《红军根据地大合唱》（瞿希贤曲）。和郑律成合作的歌曲《我们多么幸福》曾广泛流传。

⑨　李序（１９３２—２００７），作曲家，满族人，出生于吉林浑江。１９５６年任总政军乐团管弦乐队副队长。１９６４年入中央乐团。作品有

交响曲《英雄篇》、《忠魂篇》等。

郑律成还想搞国际主义题材的歌剧《卢蒙

巴》，内容是支持民族解放运动，反对美国殖民统

治的。剧本也是和白得易同志合作写的，１９６４年

６月就完稿了。剧本交到外交部征求意见，由于

剧本没有能够通过，所以作品没有完成。
他还想搞歌 剧《白 求 恩》，想 写 歌 剧《多 沙

阿波》。但 是 他 最 想 写 的 是 歌 剧《武 装 宣 传

队》，他曾说 过：“我 很 注 意 地 看 过 电 影、戏 剧，
其中没有一部是反映敌后‘武装 宣 传 队’内 容

的。这在我们 抗 日 战 争 中 是 非 常 重 要 的。”由

于他抗日战争 时 期在 山 西 左 权 县 亲 身 参 加 过

武装宣传队的战斗活动，所以他对创作这个题

材的热情特别高。
六十年代他谱写的毛主席诗词歌曲，艺术

性较高，也是他创作中的重要部分。

１９６４年他下去参加农村“四清”运动。到河

南许昌，当时那里农村非常艰苦，他在吃红薯秧

后眼睛坏了。他搞了八个月“四清”后回来的。
“文革”之前，有人说：“郑律成的革命意志

衰退了。”不是的，不是他的革命意志衰退了，
不是他没创作，也不是他的创作不行了。而是

写了总也不给 试 唱 的 机 会，他 对 此 很 灰 心，精

神上感到非常苦闷。
十、“文革”中的郑律成

“文革”开始时郑律 成 被 打 成“黑 帮”隔 离

过。他和金 帆⑧ 一 起 被 关 在 中 央 乐 团 的 一 间

小屋里，这间屋在厕所的下面，有臭水往下流。
当时他还有一 点 自 由，比 放 平 好 一 些，星 期 六

可以回家。关了一阵子，干的是打扫厕所、拔

草、写检查。
造反派要把 用 厕 所 纸 篓 做 成 的 高 帽 子 扣

在他头上时，他愤怒地将纸篓摘下扔在地上。
当造反派让“黑帮分子”排队唱《牛鬼蛇神

嚎歌》时，他不服气，原 来 的 歌 词 是“我 是 牛 鬼

蛇神，我是牛鬼蛇神，我有罪，我有罪。”而他则

唱成：“我不是 牛 鬼 蛇 神，我 不 是 牛 鬼 蛇 神，我

没罪，我没罪。”
造反派整他，就说他是“大特嫌”，是“朝修

特务”，造 反 派 扬 言 要 抓 出 中 央 乐 团 的“大 鲨

鱼”，“大鲨鱼”就 是 指 郑 律 成。造 反 派 说：“抓

出‘大鲨鱼’来，你们要吓死人。”但是郑律成无

所谓，他说：“你们光 说 不 抓，有‘大 鲨 鱼’就 抓

出来嘛！”因为他心里没事，所以一点也不怕。
他当时没任何职务，什么官也不是，所以不

是“当权派”。红卫兵打他们“黑帮”时，有同情

郑律成的人先告诉他了，所以他没怎么挨打。
这时有一位李序⑨同志出来偷偷地搞“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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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”，就是想把那些诬 陷 郑 律 成 的 材 料 都 调

查清楚，全部推翻。这个情况很特别，因为在

那个时候搞“反调查”是 非 常 危 险 的 事 情。李

序同志也是中央乐团创作组的作曲家，他和郑

律成在一个创 作 小 组，是 好 朋 友，两 人 无 话 不

谈。李序非 常 尊 重 和 信 任 郑 律 成。李 序 的 基

本观点是：像郑 律 成 这 样 的 革 命 音 乐 家，绝 对

不可能是特务。因此，他决心冒着危险去做调

查工作。他曾经访问过郑律成的许多老朋友、
老战友，如杜君慧同志、贺敬之同志、朱理治同

志，所有同志都 异 口 同 声 地 说：郑 律 成 的 历 史

清白，没有任何问题。

郑律成与挚友李序合影

李序同 志 之 所 以 敢 于 冒 着 风 险 搞“反 调

查”，他也是得到了当时 中 央 乐 团 军 代 表 的 默

许的，调 查 收 集 到 的 材 料，也 给 军 代 表 看 过。

但是，不 久 后 江 青 突 然 骂 乐 团 军 代 表 是“坏

蛋”，是“杨成武的人”、是“五 一 六 分 子”，并 将

他关进了秦城 监 狱。这 就 给 了 李 序 同 志 更 大

的思想压力。

郑律成本人对“文 化 大 革 命”在 开 始 时 也

看不清 楚。他 也 糊 涂，还 以 为 江 青 这 人 不 错

呢。戚本禹１９６７年４月 到 中 央 乐 团 来 讲 话，
说：“你们乐团 有 很 多 人 才，欢 迎 李 德 伦、瞿 希

贤、郑律成、梁美珍等人出来亮 相……。”戚 本

禹 当 时 是 中 央 文 革 小 组 的 红 人 呀，他 这 么 一

说，等于解放了 郑 律 成，有 人 就 建 议 郑 律 成 给

戚本禹写封信，表一下态。他说：“给戚本禹写

什么信？我不认识他，要写信我给江青写，在

延安我认识江青。”这说 明 一 方 面 他 对“文 革”

红人戚本禹不屑一顾，同时也说明在“文革”开

始时，他对江青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。

但是他对毛 主 席 的 那 条 语 录：“革 命 不 是

请客吃饭，不是作文章……”在“文 革”中 到 处

被引用很反感，并对批斗当权派的时候采用暴

力手段，也认为完全不对。他说：“这是什么时

候的语录？当时是斗地主，反封建。现在是人

民自己的政权，这 样 又 批 又 斗，不 是 自 己 把 自

己搞乱了？”我当时是完全相信毛主席的“文化

大革命”路线的，说：“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，不
这样搞是不行 的。”他 说：“即 使 是 为 了 防 止 资

本主义 复 辟，也 不 应 这 么 搞。国 家 应 该 有 法

律，应该依法惩处、制裁。”我们的思想不一致

了，我说他右，他说我是奴隶主义，没独立思考

能力。他还说：“中国社会封建残余太厉害，没
经过资产阶级革命，封建主义思想都保留下来

了。”
他始终抱有一条信念，他说：“事情会变化

的。别看现在乌云满天，将来也会变的，不会

永久这样下去的。”
从１９６７年５月 开 始，他 又 开 始 参 加 中 央

乐 团 的 一 些 创 作 活 动，如 曾 经 根 据 上 级 的 指

示，为了写交响音乐《海 港》，让 他 随 创 作 组 到

上海港去体验 过 生 活。后 来 又 参 加 过 毛 主 席

诗词歌曲的创 作。但 是 他 的 创 作 始 终 没 有 受

到过重视。

１９６９年国 庆 二 十 周 年 的 时 候，郑 律 成 计

划谱写《万岁，中国人 民 解 放 军》，是 九 个 乐 章

的大合唱。留下来的有部分乐谱，有作品提纲

和创作计划。这些都是在挨整时写的。

１９６８、１９６９年，他自己开始整理谱写过的

毛主 席 诗 词 作 品 了，到１９７０年 整 理 出２０多

首。其中有些诗词是“文革”前就谱写了，又在

“文革”中修改、定稿的。他说：为了写《沁园春

·雪》，他曾 先 后 五 次 去 八 达 岭 看 雪 景。他 往

往是先酝酿出 一 个 音 乐 主 题，搁 在 那 儿，过 很

长时间之后再 拿 过 来 看，觉 得 行 就 留 下，觉 得

不行就废掉。他 说：“谱 好 之 后 不 要 马 上 拿 出

来，不要 急 着 就 用。这 就 像 做 钢 琴 的 木 材 一

样，把木材伐下 来 之 后，要 放 在 深 山 老 林 经 风

吹雨打多少年，完 全 风 干 之 后，等 它 不 会 变 形

了，再拿来做钢琴。音乐创作也是一样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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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郑律成在八达岭长城

郑律成将这２０多首毛主席诗词歌曲的谱

子抄写得整整齐齐的，还专门请乔羽同志用毛

笔工工整整地抄上了毛主席诗词。做这事情时

我在干校劳动，是李序帮他们做饭。最后，郑律

成将这些作品装钉成精美的一册，送到了中南

海，想交给毛主席。他寄希望于毛主席能够看

到他的歌曲，能够让他的歌曲有演唱的机会。
这之后，江青曾经让有关合唱团试唱郑律

成的毛主席诗词歌曲，说是要听听反映。是严

良坤指挥中央广播合唱团试唱的。但是，试唱

完了，于会泳却 要 批 判 郑 律 成 的 诗 词 歌 曲，乐

团还专门组织了一批人来批判，把郑律成的毛

主席诗词歌曲批得一塌糊涂。
郑律成对此 事 非 常 恼 火，他 很 痛 苦，很 焦

急地说过：“只要让我的作品与群众见面，让群

众听到，让群众来鉴别，我就满意了。”
“文革”中有一段时间他是很悲观的，他经

常对人说：“中国人把我当朝鲜人，朝鲜人把我

当中国人。我 怎 么 办 也 是 不 行。将 来 我 到 大

兴安岭去开荒、种地算了。”他说这话时，情绪

是非常苦恼的。
郑律成为毛主席诗词谱写的作品，应该是

他创作的又一个高峰。他写得非常的认真，例
如合 唱《忆 秦 娥·娄 山 关》（他 有 两 首《娄 山

关》，一首是合 唱，一 首 是 群 众 歌 曲，我 说 的 是

合唱的那首）有 悲 壮 色 彩，很 特 别。他 的 合 唱

《十六字令三首》，音 乐 真 是 排 山 倒 海，非 常 有

气势。
他的一个 笔 记 本 上 写 着：１９７３年２月７

日去北京电影 制 片 厂 上 班。那 时 北 影 要 重 拍

电影《南征北战》，导演提出要请郑律成来写电

影音乐。但是 后 来 于 会 泳 说：“郑 律 成 不 是 我

们的人。”就没有让他写。

于会泳 还 想 批 判 郑 律 成 的《延 安 颂》，说

“郑律成 在 延 安 时 期 就 应 当 批 判，他 的《延 安

颂》完全是宣扬小资产阶级感情的。”听到这个

批判，郑律成非 常 生 气，他 说：“于 会 泳 懂 什 么

艺术？他分 得 清 楚 延 安 和 西 安 吗？我 在 延 安

写《延安颂》的时候，他恐怕还在西安穿开裆裤

呢！”

１９７３年夏 天，郑 律 成 随 文 化 组 的 一 个 观

摩 小 组 去 四 川 成 都，后 来 又 去 重 庆 看 了 话 剧

《针锋相对》。郑律成对这个话剧很欣赏，想把

它推荐到文化部，调到北京来演出。这个话剧

是写重庆谈判的，人物中有周恩来。后来，郑

律成亲自将话剧送给了胡耀邦，胡耀邦也很赞

成。那时邓小平在工作，邓小平报告给了毛主

席。据说毛主席也同意了，说：“可以演。”但是

《针锋相对》在“文革”期间还是没能 到 在 北 京

上演。“文革”结束后不久，话剧《针锋相对》就

到北京来上演 了。他 们 还 要 让 郑 律 成 谱 写 音

乐。

１９７４年，他 带 队 到 北 京 维 尼 纶 厂 深 入 生

活。当时创作了《维 尼 纶 工 人 之 歌》。从 维 尼

纶厂回来后，他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歌曲创作班

讲怎样创作歌 曲。这 个 讲 话 是 有 录 音 留 下 来

的，讲话时间是１９７４年８月１５日。
“文革”后期他去了大庆，想创作表现大庆

的音乐作 品。可 是 重 点 节 目 又 不 让 他 写。他

的日记上写着：“王铁人是歌剧主人翁”。他又

想写大庆题材 的 歌 剧 了。他 给 组 织 上 写 了 好

几次信，都不理他。写歌剧的事情也没有下文

了。
他又提出 想 写《大 庆 组 歌》。可 是 这 个 题

目又被创作组抓去了，也不让他参加创作。
到“批林批孔”的 阶 段，郑 律 成 看 出 了“四

人帮”是想通过“批林批孔”来整周总理。他这

点对毛 主 席 非 常 有 意 见。在“反 击 右 倾 翻 案

风”时，他说：“把 林 彪 写 上 宪 法，写 进 党 章，都

是太封建了。”他 认 为 毛 主 席 周 围 的 一 帮 人 不

怎么样。他说：“毛主席糊涂了。”
“文革”后期，有一段时间让郑律成出来工

作，还列席过中央乐团的党委会议。他和李德

伦、严良坤、殷承 宗 一 起 接 见 过 日 本 中 央 合 唱

团指挥田中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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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与日本中央合唱团指挥田中合影。
（左起钢琴家殷承宗、指挥家李德伦、

田中、指挥家严良坤、郑律成）

反击右倾翻 案 风 时，他 不 同 意，他 认 为 邓

小平同志抓生 产 是 对 的。他 还 称 赞 陈 云 同 志

“头脑冷静。”这 时，上 级 布 置 要 创 作 批 判 邓 小

平的歌曲，他非 常 明 确：“不 批 邓，不 写 批 邓 的

歌曲。”他坚定地说：“我不为他们写一个音符，
决不为他们歌功颂德。”为了躲避，他请病假，
离开了 北 京。１９７６年 年 中，他 和 乔 羽 同 志 一

起躲到下边去 了。他 们 去 的 是 山 东 的 微 山 湖

地区，他们一起为电影《锁龙湖》谱写音乐。住

在一个大湖的边上，每天都在湖里抓鱼。电影

《锁龙湖》拍摄完成 了，但 是 没 有 怎 么 放 映，是

反映那个时代的作品。
郑律成非常喜欢微山湖的自然环境，他甚

至想在那里盖几间房子，每年都到那里去住些

日子，到那里去打鱼、写东西。那里的人们都

很豪放，说：“你 想 在 哪 里 盖，我 们 就 给 你 在 哪

里盖。”一个 院 子 只 要５００元。事 情 还 没 有 做

成，“文革”就结束了，不久郑律成就去世了。
十一、郑律成的去世

“四人帮”倒 台，“文 革”结 束，这 使 郑 律 成

太高兴了！他立 即 奋 发 精 神，准 备 谱 写《周 总

理组歌》，想用作品来表 达 对 周 总 理 的 崇 拜 和

纪念。歌词 已 经 请 人 写 好 了。他 对 我 说：“写

这部作品不能 老 是 哭 哭 啼 啼 的，应 该 是 歌 颂、
怀念。这是一个组歌。”

他参与 了 中 央 乐 团 党 委 会 对 揭 批“四 人

帮”斗争的领导工作。
这时张 家 口 京 剧 团 要 演 出 京 剧《八 一 风

暴》，戏中有周总理的形象出现，他马上赶到张

家口去观摩京剧《八 一 风 暴》。是 乔 羽 同 志 约

他们几个人去 的。他 看 到 周 总 理 的 形 象 在 舞

台上出现，非常激动。张家口方面招待得非常

热情。平时他不喝酒、不抽烟，在张家口却打

破了一切禁忌。但 是 他 总 觉 得 在 京 剧 舞 台 上

出现周总理，不是太合适。所以他更加想写好

纪念周总理的组歌。
从张家口回来是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６日，一辆

吉普车把他们 一 路 颠 簸 送 回 来 了。半 路 经 过

昌平时，他看到 路 边 有 一 段 河 正 在 放 水，他 一

看，就知道这是个打鱼的好地方。一问当地老

乡，老乡说河里鱼很多。
第二天张家口的吉普要往回开，他想搭这

辆车到昌平去打鱼。他对我说：“头有点疼，想
到郊区去走走。”

因为他有高血压病已经多年，平时一遇到

不舒服，他就用他的“户外疗法”———到野外去

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或者打鱼，或者打猎，一出

去就好了。所以这次我也没有很在意，只是告

诉他：“我明天 一 早 要 上 机 场。”那 次 我 是 要 带

领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、南斯拉夫和罗马尼

亚，姬鹏飞是团长，我是副团长。他回答得很

坚决：“我会尽快回来，明天我到机场送你。”谁

知道此去他就没能再回来。
他是带着 两 个 小 孩 走 的———十 几 岁 的 侄

孙女和刚几岁的外孙。他们坐着吉普车走了。
车到昌平后，他们三人就下车在河边打鱼。没

有多久他就躺在河边上了，等侄孙女把他叫醒

之后，他问：“我的左手在哪里？”他的左边已失

去知觉，不能动了，原来是突患脑溢血了。
有农民的拖拉机把他送到昌平医院时，他

已经不醒人事。我 立 即 从 北 京 请 了 著 名 的 医

生赶到昌平医院，也没有能够将他抢救过来。
这一天是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７日。北 京 天 寒

地冻，温度降到了零下十度。
郑律成去世十二年之后，１９８８年７月，经

中 共 中 央 批 准，中 央 军 委 主 席 邓 小 平 签 署 命

令，将《八路军进行曲》改名为《中 国 人 民 解 放

军军歌》。这是件大事，你一定要记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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